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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牘
是
我
國
古
代
以
長
約
一
尺
的
木
簡
用
來
寫
信
，
因
此
後
人

稱
書
信
為
尺
牘
。
尺
牘
屬
於
文
字
功
能
的
一
種
，
主
要
作
為
人
與
人

之
間
溝
通
的
一
種
方
式
，
同
時
亦
具
備
記
事
的
功
能
與
文
字
表
達
的

獨
特
形
式
。
隨
着
通
信
科
技
發
達
以
及
環
保
意
識
的
抬
頭
，
現
代
人

多
數
通
過
電
郵
和
手
機
傳
達
信
息
，
逐
漸
成
為
人
際
關
係
主
要
的
溝

通
模
式
，
故
此
對
過
往
的
尺
牘
文
化
已
日
漸
淡
忘
。

年
輕
一
代
對
文
字
的
運
用
，
表
達
方
式
已
趨
簡
單
化
，
昔
日
尺

牘
有
些
用
語
雖
已
不
合
時
宜
，
例
如
：
對
父
母
的
提
稱
語
用
﹁膝
下

﹂
、
﹁膝
前
﹂
，
對
業
師
用
﹁函
丈
﹂
、
﹁壇
席
﹂
，
對
女
士
用
﹁

慧
鑒
﹂
、
﹁粧
次
﹂
，
對
朋
友
用
﹁惠
鑒
﹂
、
﹁足
下
﹂
等
等
。
但

一
般
書
信
的
稱
謂
、
內
容
、
格
式
基
本
常
識
是
有
必
要
懂
的
，
譬
如

面
對
長
輩
、
上
司
、
平
輩
、
朋
友
、
晚
輩
的
用
語
仍
應
有
分
別
：
﹁

慈
鑒
﹂
、
﹁慈
顏
﹂
只
用
於
祖
父
母
和
父
母
，
﹁尊
鑒
﹂
、
﹁賜
鑒

﹂
則
用
於
長
輩
，
﹁台
鑒
﹂
、
﹁大
鑒
﹂
多
用
於

平
輩
，
﹁如
握
﹂
、
﹁如
晤
﹂
則
用
於
平
輩
或
晚

輩
等
等
。
即
使
請
安
問
候
語
都
有
上
下
輩
分
之
不

同
，
例
如
：
﹁金
安
﹂
、
﹁福
安
﹂
只
用
於
祖
父

母
和
父
母
，
﹁教
安
﹂
、
﹁道
安
﹂
只
用
於
師
長

，
﹁大
安
﹂
、
﹁刻
安
﹂
則
用
於
平
輩
，
﹁近
安

﹂
、
﹁近
好
﹂
多
用
於
平
輩
或
晚
輩
等
等
。

陳
達
科
先
生
以
九
十
三
高
齡
主
編
，
黃
熾
雄

博
士
著
作
《
公
關
．
尺
牘
大
全
》
，
值
得
敬
佩
，

因
為
尺
牘
這
種
書
信
形
式
是
我
國
寶
貴
文
化
傳
統

一
部
分
，
亦
能
體
現
中
國
文
學
體
裁
的
多
樣
性
，

由
此
點
觀
之
，
此
書
具
有
一
定

的
閱
讀
價
值
和
參
考
價
值
，
並

有
助
推
廣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使

年
輕
人
了
解
中
國
文
化
載
體
的

多
樣
性
，
及
學
習
運
用
中
國
傳

統
書
寫
方
式
，
確
是
一
項
大
功

德
。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中
，
對
於

喪
祭
的
禮
儀
十
分
重
視
，
因
此
刊
登
訃
文
的
格
式

、
稱
謂
亦
有
嚴
謹
的
要
求
，
而
今
報
刊
上
的
某
些

啟
示
或
廣
告
用
詞
，
有
時
語
句
不
通
或
見
白
字
，

實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
鬧
出
不
少
笑
話
。
我
們
小
學

時
都
有
學
尺
牘
課
，
學
習
待
人
接
物
的
禮
貌
，
明

白
長
幼
有
序
的
道
理
，
不
僅
顯
示
自
己
是
知
書
達

禮
之
人
，
也
讓
人
對
你
產
生
好
感
，
從
而
達
到
公

關
效
應
，
廣
交
朋
友
。

《
公
關
．
尺
牘
大
全
》
二○

一
五
年
三
月
出

版
，
內
容
分
為
兩
大
部
分
，
第
一
章
公
共
關
係
篇

，
有
公
共
關
係
是
什
麼
？
其
思
想
來
源
、
功
用
等

，
如
何
成
為
優
秀
的
司
儀
？
應
用
文
與
公
共
關
係
，
包
括
商
店
揭
幕

有
關
整
套
的
應
用
文
字
，
慶
弔
詞
彙
，
第
二
章
尺
牘
大
全
篇
，
細
分

：
家
書
，
通
候
，
請
求
，
懇
託
，
推
薦
，
延
聘
，
辭
歇
，
催
索
，
報

告
，
謀
生
，
交
涉
，
規
勸
，
慰
問
，
慶
賀
，
弔
唁
，
商
業
尺
牘
，
尺

牘
材
料
，
尺
牘
稱
呼
，
尺
牘
規
則
等
等
二
十
三
節
，
稱
之
大
全
當
之

無
愧
。黃

熾
雄
博
士
是
一
位
社
會
活
動
家
、
慈
善
家
、
中
醫
師
、
氣
功

師
，
博
聞
強
記
，
學
富
五
車
，
樂
善
好
施
，
古
道
熱
腸
，
熱
心
公
益

，
在
百
忙
中
與
陳
達
科
老
先
生
合
著
《
公
關
．
尺
牘
大
全
》
，
對
不

熟
稔
書
信
禮
貌
的
現
代
人
來
說
，
實
應
視
之
為
應
世
的
工
具
書
，

切
不
可
置
之
高
閣
，
更
應
人
手
一
本
，
時
時
翻
閱
，
學
習
如
何
用
於

書
信
往
來
上
，
不
致
格
式
出
錯
！
稱
謂
出
錯
！
有
厚
望
焉
。

要
復
興
中
華
文
化
，
就
得
從
尺
牘
的
學
習
開
始
！

巴蜀譯人楊
全紅通過郵箱，
兩度說我在一篇
短文中所引鳩摩
羅什稱翻譯 「有
似嚼飯與人，非
徒失味，乃嘔穢

也」有誤。不是 「嘔穢」，而是 「嘔噦
」。於是有點慌神了，趕忙搖身一變，
變作一條書蟲爬進了自己的藏書堆，說
什麼也要在裡面探究出個子丑寅卯來。
首先進入羅新璋編《翻譯論集》一九八
四年版本。其中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
典》一文所引是語，白紙黑字，分明是
「嘔穢」。緊接梁文之後的《佛教的翻

譯文學》一文，出自胡適的手筆。內中
所引，黑字白紙，居然也是 「嘔穢」。
接下來，又爬入了陳福康著《中國譯學
理論史稿》一九九二年版本。在 「鳩摩
羅什論西方辭體」一節中，紙白字黑，
竟然也是 「嘔穢」。三位學人絕非空穴
來風，而是有憑有據。梁、胡所據是《
梁高僧傳》卷二本傳，陳所據是《出三
藏記集》卷十四《鳩摩羅什傳》。

我與楊君相識十五載，深知其非等
閒之輩，如無十足的把握，他斷斷不會
接二連三地敲打我。不得已，只好又爬
進羅新璋編《翻譯論集》二○○九年修
訂本。裡面有一篇新收集的論文《童受
〈喻鬘論〉梵文殘本跋》，作者係大名
鼎鼎的史學家陳寅恪。內中所引鳩摩羅

什是語，清清楚楚是 「嘔噦」。引文前有 「按《高僧
傳》二鳩摩羅什傳云」一語。緊接着再進入香港理工
大學朱志瑜、香港科技大學朱曉農著《中國佛籍譯論
選輯評註》一書，所引羅什語，明明白白是 「嘔噦」
，出處源於 「《出三藏記集》卷第十四．鳩摩羅什傳
頁五三三至五三五」。

意猶未盡的小書蟲又一頭鑽進《辭海》，發現 「
噦」字條註釋有二，一曰呃逆，打呃；一曰嘔吐。如
《正字通．口部》： 「方書謂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
物曰噦，有物有聲曰嘔。」據此，似可得出結論：鳩
摩羅什所云，應該是 「嘔噦」，而非 「嘔穢」。由是
迅速通過郵箱回覆楊君：

先生將 「嘔穢」糾正為 「嘔噦」，了不得！表明
你的研究做得深，實在是後生可畏啊！ 「嘔穢」二字
，究竟是某群古人的杜撰，還是些許近人的筆誤？看
來前者的可能性大，因為在人們的心目中，梁胡陳等
人治學一向天衣無縫，無可挑剔。說句玩笑話，當年
要是吳敬梓知道了這檔子事，說不定會在《儒林外史
》中添上一章，將那些好杜撰的前人挖苦一番的。原
因是他對這個字眼太熟悉了。君不見，《儒林外史》
第六回有句云： 「口裡作噁心，噦出許多清痰來。」
楊憲益戴乃迭伉儷像玩魔術一樣，將這十二個方塊字
倒騰為三個番邦詞retched and vomited。回譯過來，
便是嘔了又嘔，亦即嘔也噦也！什麼口不口，什麼心
不心，什麼痰不痰，通通去一邊吧！只要將這個 「噦
」字傳達給異邦友人即可。原來這就是翻譯！

楊全紅，六○後，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四川外
語學院教授是也，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

去蘇州的東山，友人說，
在太湖邊上的西巷村，新做了
一個很具小資生活情調的民宿
，起名叫青蛙村，很有味道。
來自上海、蘇州及周邊城市的
白領們趨之若鶩。眼下在大城

市的周邊，民宿最盛，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去體驗或
是看看。住這些民宿，價格不菲，一晚都要在千元左
右。我等工薪階層，量入為出，不能任性。但看看是
可以的，作為一種全新的鄉村休閒形態，民宿顛覆了
卧室只是用來睡眠的傳統，顛覆了建築只是用來遮風
擋雨的生存功能，同時也顛覆了長期以來裝修的單一
化傾向，很好地實現了城市和鄉村生活的融合。城市
人和村民的融合，一躍而為鄉村旅遊未來發展的高級
形式，看這些民宿，就是一次享受文化創意的大餐。

以青蛙命名，是設計師的靈感突現。設計師來自
台灣，那裡的民宿要比大陸早很多年，我去看過數次
，每每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之前，他苦思冥想如何
找到一個能讓投宿者一下子就能記住的文化主題，走
到村頭，池塘裡此起彼伏的蛙鳴提醒了他。主題不是
明擺在這兒嗎？青蛙作為兩棲動物，對生態有着近乎
苛刻的要求，蘊含着城市和鄉村的兩棲特徵。春天裡
，一窩窩小蝌蚪搖曳着美麗的尾巴在清澈的池塘裡散
泳，不要說城裡的孩子們不能自已，連大人們也情不
自禁地要到塘邊去觸摸一下這些可愛的精靈。這樣的
村莊，小蝌蚪們愛住，城裡人自然更加喜愛。等青蛙
們剪斷了自己的尾巴，蹦跳着上岸，從此，他們可以
自在地遊走於農田和池塘之間，間或還會調皮地在睡
蓮上棲息，對生活發出陣陣讚美之聲。 「稻花香裡說
豐年，聽取蛙聲一片」，這是一種多麼美妙的感覺。
設計師有着十分豐富的藝術想像力，他把青蛙的元素

做足。驅車沿着東山環山公路向西巷方向開，剛過長
圻碼頭就看到一個色彩繽紛的站台，路邊的青蛙雕塑
告訴人們，青蛙村就在前頭。下大堤進村，村口就是
一隻巨大的青蛙模型，穿着白色T恤，雙手捧着書，
一看就知是只有文化的青蛙。這彷彿在告訴客人，這
裡是讀書休閒的最佳去處。讀書，並不一定要正襟危
坐、青燈黃頁，也可以選擇休閒的方式。甚至我在想
，國人讀書少，是不是因為和沒有擺脫傳統的 「頭懸
樑」式清苦讀書有關，自小讀書讀怕了、讀厭了。人
們正應當如青蛙般兩棲，張弛有度。按照道家思想，
世間萬事萬物，都有陰陽兩極，有大就有小，有天就
有地，有愛就有恨。即便是水，能如行雲般嬌柔，也
能有斷鋼砌鐵般鋒利。

民宿之所以會得到城裡人的百般青睞，是因為民
宿將文化和鄉村元素實現了無縫對接，並不囿於一副
正統的腔調，它是活潑的、隨意的、低調的，它甚至
連所用的裝飾材料都是那麼地土，土得是那麼自然，
讓客人有種回歸到古老時代的錯覺。儘管年輕人並不
知道古老是一個什麼概念，但他們的血液裡有，心能
觸摸到。只要一經挑撥，埋藏於心底深處的記憶之水
就會汩汩流出。他們的精神好像一下子擁進了那個古
老的懷抱，在蛙聲裡憨憨入睡。村裡的幾棵老樹邊置
放了幾個圈櫈，都是用灰白色水泥抹成，和旁邊野生
的池塘很是脗合。四周使用了不少淺綠，是青蛙色。
村南面的咖啡池塘完全地融入進一片綠樹野花，落地
窗將外面的田園和三片池塘收入屋裡，又把人們的心
思勾引到屋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喝着咖啡，抑
或一杯檸檬，心情大好。 「發呆這件事如果做得好就
是深沉」，設計師的廣告語分明是在撩撥人的心緒。

走近一戶民宿，從外觀看，中式裡偏點歐式，三
層，小樓被一棵參天大樹包裹着，看起來和整個屋子

很協調。樹下是一條小舟，隨意地擺放在草地上，舟
內填了土，紅黃藍色的草花茂盛地開着。民宿的東側
便是一座一層的明代建築，屬於保護性住宅，青磚小
瓦，很多牆面都生出青苔。門開着，年長的主人在院
子裡做些手工農活，樹影婆娑，一片清涼。門上的雙
喜剪紙，紅色已褪去，也許子女婚後已搬進城裡去住
，老人不願那種生活，他選擇堅守。民宿裡的青蛙玩
偶很多，有的已經爬到了牆上。房門、木櫃、衣櫥均
是不施粉黛的原木色，時時提示村子的本色。搖船的
櫓是樓梯最好的扶手，村子天天枕着太湖入睡，這裡
的村民自古就以打魚為生。他們離不開水，村子裡隨
處都有充滿野趣的小池塘，一池一江海，一塘一世界
，櫓就是村民揮之不去的情節。客房的門牌都十分地
考究，有龍芮、香蒲、紅菱、鳶尾、蘆竹、鳧葵、澤
芹、落羽，都是本地植物的名字，鄉野的氣息裡透出
清雅和高潔。菜缸、船槳、油燈、斗笠，但凡村民起
居生活的用品都是屋裡最好的陳設。這就是民宿，它
不需要豪華的裝潢與點綴，不需要廟堂的奢侈和任性
，要的只是一縷鄉情，一片記憶，用一根品質文化的
麻線不經意地串起，骨子裡，是那麼地清高，如同一
件最質樸低調的服裝穿在一個氣質非凡的人的身上。

村民似乎已經完全融入進村子裡的新文化中，儼
然成了青蛙村最好的風景。他們也愛去咖啡池塘品下
午茶，喝點咖啡也是常有的事，咖啡並不會影響到他
們的睡眠。小村面湖背山，田疇巷陌，蛙鳴牛哞，靜
如處子，豈有失眠之理。女人也有帶着孩子去的，抽
空享用些茶點。咖啡店裡的姑娘已經很難分辨誰來自
城裡，誰是本村人，大家的生活習性已經慢慢地靠近
，連談吐也難分了。不少的老人就在這些民宿裡上班
，他們還是保持着過去的打扮，只是走路做事更讓人
看着舒服。他們知道城裡人喜歡什麼樣的生活情調，
並努力地模仿學習，吳儂軟語也越加地好聽。生活本
來就是相互吸納，在一個共同打造的環境裡，人與人
之間相互吸納對方美的方面，潛移默化地改變着自
己。

這讓我沉思，是那種 「發呆式的深沉」。中國古
代遺留下大量的古民居，很多都是深宅大院，顯然，
這些深宅大院並非一般的村民所建，而是一批批遠走
他鄉的讀書人或是商人，他們在外做官、發財，在年
事漸高以後，除了貪官奸商不說，通常都會將錢財投
入到曾經養育自己的鄉村，蓋祠堂、修設施、辦教育
、尚鄉風、建豪宅，將一個原先不起眼的窮鄉僻壤整
修得遠近聞名。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現今碩果僅
存的古村和古鎮裡，人們通常都有很好的習俗，民風
也較為淳樸。這就是城市文化的力量，這批人將城市
文明帶進鄉村，和村中文明進行無縫對接，使鄉村的
形態發生革命性變化，並一直延續至今。可惜而今的
富人更感興趣的是在城裡置業，對鄉村的回報之心早
已不存。倒是一些和這些村莊沒有什麼關聯的城市文
化人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副擔子，他們無限地放大着
自己的鄉村情結，幫助本來寂靜的村莊從外到內地調
理着現代鄉村的形態，和原住民共同和諧生活，不思
歸期，並熱情地接待一批批的城裡人來這裡吐故納新
。時代不同，城裡人融入鄉村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
不變的是，無論古今，每個人都需要青蛙式的兩棲生
活。有許，東晉的陶淵明正是這樣的一位代表，有
《飲酒》詩為證：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
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 看來，古今人的心思都是一樣的。也許，一千六
百六十多年前的陶公早已看透現代人的內心了。

歐
陽
修
是
隨
州
人
，
這
是
就
其

早
年
生
活
以
及
科
考
出
身
而
言
的
，

而
非
祖
籍
。
隨
州
作
為
中
原
政
治
權

力
中
心
通
往
江
漢
平
原
乃
至
長
江
中

下
游
地
區
的
必
經
之
地
之
一
，
也
曾

經
收
容
過
不
少
﹁不
為
在
勢
者
所
容

﹂
的
失
意
政
客
或
心
在
朝
廷
的
文
人

們
，
但
歐
陽
修
不
是
這
一
群
體
中
的
一
員
。

曾
與
歐
陽
修
、
范
仲
淹
同
朝
的
起
居
舍
人
值
龍
圖
閣

尹
洙
（
師
魯
，
世
稱
河
南
先
生
，
一○

○

一
│
│
一○

四

七
）
，
曾
因
﹁不
為
在
勢
者
所
容
﹂而
於
慶
曆
之
間
貶
謫
隨

州
，
居
於
﹁城
京
五
里
開
元
佛
寺
之
金
燈
院
。
﹂

大
概
在
隨
滅
國
後
近
千
年
中
，
除
了
歐
陽
修
，
尹

洙
算
得
上
亦
曾
短
期
客
居
過
隨
州
的
一
位
具
有
全

國
影
響
力
的
大
文
人
了
。
﹁於
是
時
，
尹
公
之
名

震
天
下
，
而
其
所
學
，
蓋
不
以
貧
富
貴
賤
死
生
動

其
心
，
故
其
居
於
隨
，
日
以
考
圖
書
通
古
今
為
事

，
而
不
知
其
官
為
謫
也
。
嘗
於
其
居
之
北
阜
竹
柏

之
間
，
結
茅
為
亭
，
以
茇
而
嬉
，
歲
餘
乃
去
。
﹂

尹
師
魯
貧
病
而
逝
之
後
，
歐
陽
修
應
其
親
友

之
邀
，
為
其
撰
寫
了
《
尹
師
魯
墓
誌
銘
》，
後
又
專

門
為
此
文
所
招
致
的
異
議
而
撰
寫
了
《
論
〈
尹
師

魯
墓
誌
銘
〉
》
一
文
。
這
些
墓
誌
銘
文
，
時
間
上

距
離
歐
陽
修
離
開
隨
州
踏
上
仕
途
不
過
十
餘
年
。

顯
而
易
見
，
尹
師
魯
與
歐
陽
修
之
間
的
關
係

，
首
先
還
是
得
益
於
二
人
彼
此
之
間
在
政
治
觀
點

、
文
學
主
張
乃
至
性
格
操
守
等
方
面
的
契
合
，
但

又
有
誰
能
夠
說
隨
州
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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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地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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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其

中
不
曾
扮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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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角
色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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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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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詠
：
﹁

官
雖
鎮
陽
居
，
身
是
鎮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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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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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陽
潭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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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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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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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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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因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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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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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修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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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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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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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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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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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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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歐
陽
修
對
於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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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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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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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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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隨
州
的
經
歷

感
覺
淡
漠
或
早
已
遺
忘
。

事
實
上
，
對
於
歐
陽
修
，
隨
州
乃
其
情
感
上

始
終
無
法
忘
懷
之
記
憶
。
誠
如
斯
言
：
隨
雖
陋
，

非
予
鄉
。
予
之
長
也
。
豈
能
忘
情
於
隨
哉
！

在
歐
陽
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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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或
者
稍
後
的
記
憶
力

，
隨
州
乃
其
所
成
長
之
地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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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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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歐
陽
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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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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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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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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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少
年
時
代
，
幾
乎

全
部
是
在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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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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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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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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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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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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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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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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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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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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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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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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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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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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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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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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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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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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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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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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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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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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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時
的
心
理
有

過
描
述
：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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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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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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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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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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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貧
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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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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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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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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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修
之
出
身
而
言
，
自
在

情
理
之
中
。
歐
陽
修
言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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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漫
浪
客
﹂
，

又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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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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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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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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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
﹁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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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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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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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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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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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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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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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自
己
本
性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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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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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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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
富
貴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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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鄉
，
此
人
情
之
所
榮
，
而
今
昔
之

所
同
也
﹂
的
世
俗
人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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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修
亦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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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鄙

棄
，
而
是
認
為
此
乃
人
生
之
一
種
不
得
已
。
這
大

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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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修
式
的
一
種
妥
協
的
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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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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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其
中
的
世
俗
氣
，
不
過
是
一
種
人
間
氣
、
煙
火

氣
而
已
，
至
少
亦
不
妨
如
是
觀
。

北
宋
時
期
，
文
人
才
士
之
中
，
門
閥
之
見
似

已
有
所
淡
漠
，
但
出
身
世
家
、
學
有
淵
源
，
顯
然

仍
為
文
人
才
士
引
以
為
榮
或
受
到
尊
崇
。
至
於
詩

詞
歌
賦
中
所
表
達
的
對
於
山
林
水
澤
的
眷
念
嚮
往

之
類
，
不
過
是
一
種
對
於
集
體
意
識
或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認
同
皈
依
或
借
力
發
力
而
已
，
很
多
時
候
是

不
能
將
其
當
真
，
作
為
當
年
文
人
才
士
們
真
實
的
價
值
觀

與
生
活
現
實
的
。
當
然
，
也
不
能
就
此
而
將
正
史
當
中
對

於
歐
陽
修
隨
州
經
歷
的
淡
化
處
理
，
即
視
為
編
纂
者
的
勢

利
與
偏
見
。
其
中
緣
由
，
顯
然
也
比
這
種
簡
單
推
論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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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結
得
多
。

也
因
此
，
我
的
家
鄉
隨
州
，
就
成
了
歐
陽
修
後
來
漫

長
仕
途
的
一
道
﹁鄙
陋
﹂
背
景
，
這
道
背
景
無
論
是
對
於

作
為
漫
浪
客
的
歐
陽
修
，
還
是
作
為
﹁富
貴
而
歸
故
鄉
﹂

的
歐
陽
修
，
似
乎
都
不
怎
麼
亮
堂
。
好
在
歐
陽
修
留
下
了

那
句
話
：
隨
雖
陋
，
非
予
鄉
。
予
之
長
也
。
豈
能
忘
情
於

隨
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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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蛙聲一片 肖 飛

我的老鄉歐陽修 段懷清

最近，河南省實驗中學一名女老師的
辭職信，在網上傳得火爆。這篇辭職信除
了抬頭和落款，就只有十個字： 「世界那
麼大，我想去看看。」《新京報》在點評
這篇辭職信時稱： 「顧老師落筆寫下十個
字，卻為大家打開了一片廣闊明媚的天空

。能寫點小詩的文化人，在任何時代都更容易俘獲人心。」還有
人說： 「這是史上最具情懷也最文藝的辭職信。」

也有人推測，這位老師想去看的，未必只是風景。因為作為
一個教師，完全可以利用暑假和寒假，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再說
，教師職業的收入非常有限。要看那麼大的世界，哪有那麼多的
鈔票。所以，她辭職的真正目的，不是看風景，而是看行業。看
能不能找到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來實現自己的願望和夢想。

後來，這位老師發表了一則聲明。她說： 「我火了，始料未
及，也非本意。其實事情真的很簡單，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
在來得及的時間，願意的時候，剝離安逸生活，想要用自己的目
光去觸摸世界，因為我嚮往簡單的生活。」

事情可能的確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複雜。一個普通的教師，
一次普通的辭職，她自己沒有多想，倒是看熱鬧的人們想多了。
這也說明，簡單的生活，往往也是最快樂的生活。簡單的文字，
往往也是最動人的文字。

在這個世界上，可能每天都會有成千上萬的人辭職。但怎麼
寫自己的辭職信，卻是一件需要動腦筋的事情。有些人的辭職信
，經常是在「一怒之下」，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於是在信中
充滿了不滿、憤恨和衝動。也有些人的辭職信，雖然深思熟慮，
但洋洋灑灑數千言，苦衷、委屈、困難、惆悵，娓娓道來，就像
傾訴書一樣。結果，弄得雙方心情都很沉重，以不歡而散告終。

其實，除了上述女教師以外，還有很多精彩的辭職信可以借
鑒。

喬布斯在給蘋果董事會和蘋果社區的辭職信中說： 「我一直
說過，當有一天我不再以CEO身份負責蘋果時，我會第一個通
知你們。不幸的是，這一天到了。我相信，蘋果會迎來更輝煌、
更富創造性的未來。」給人感覺，這不是辭職，而是謝幕。

簡單 汪金友文文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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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村村口的巨大青蛙模型（攝影） 肖 飛


